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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文字書寫之前，人類是依靠口語故事傳遞訊息，許多古老的智慧就存留在這些故事

裡，寓言也由此而生。做為一種文學的次文類，寓言是以文載道，以淺顯而具體的比喻故事表

達具有道德、哲理、與教育性的深奧義理。它的基本形式是一則簡短的故事，以擬人化的動物

或無生物、神話人物或生物、或是自然界的力量等做為主人翁，最後言簡意賅地指出道德寓意。

寓言故事中的主角通常有固定的刻板形象，有時以喜劇化的方式揭發人性的醜陋面，利用嘲諷

的方式抒發己見，有時也以嚴肅而富哲理的故事教化人心，以各種不同的排列組合傳達亙古不

變的善知識。 

古今中外都有寓言故事，蘇美、埃及、希伯來都有傳世的寓言故事，而中國的寓言故事更

有三千多年的歷史。我們所使用的許多成語其實大多源自中國古代寓言，可以說是古老智慧在

現代日常生活不斷流通的最佳範例，像是出自於《莊子》的「井底之蛙」、出自於《孟子》的

「揠苗助長」、出自於《韓非子》的「守株待兔」、出自《戰國策》的「鷸蚌相爭」、或是出

自於《列子》的「愚公移山」等等故事，教育了一代又一代的華裔子孫。 

我們可以用《山海經》裡的〈夸父逐日〉做為中國寓言的一個例子。〈夸父逐日〉訴說的

是巨人夸父想要追逐太陽、最後渴死的故事。原文是「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

河、渭。河、渭不足，北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林。」。表面上夸父的死

亡代表人類的失敗，但是他在臨死之前棄置手杖，化做美麗的桃林，帶給後世子孫遮蔭的樹林

與甜美的水果，是極具創造性的行動。這則故事只有短短三十餘字，卻包含複雜的寓意，一方

面是讚頌夸父這位悲劇英雄式的神話人物遠大的志向與堅定的信念，也記錄了古代人民與自然

力量的抗衡與追求光明的欲望；另一方面，夸父逐日之舉也成為自不量力的終極代表。如果置

放在現今環保生態的論述之下，或許也可以將這個故事做為人類想要掌控自然而遭反噬的例

子。人類與自然之間競爭性的關係從上古時代延續至今，以今日看古早的寓言，當然也會有不

同的思考層次。 

寓言在西方文明中也是重要的文化資產。在重視修辭教育的古希臘羅馬時代，寓言就是訓

練學生作文與演講的最佳初級教材，也促使許多寓言故事集的出現。我們最耳熟能詳的西方寓

言故事應該就是《伊索寓言》。傳說中一位在西元前六世紀的古希臘奴隸伊索（Aesop）創造

了許多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也奠定了寓言故事的大概形式。像是〈狼來了〉、〈龜兔賽跑〉、

〈蚱蜢與螞蟻〉、〈北風與太陽〉等等膾炙人口的故事，伴隨著世界各國不同世代的兒童成長。 

《伊索寓言》也啟發了十七世紀法國詩人拉芳登（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撰寫《寓

言集》（Fables）。《寓言集》是法國文學的經典之作，一共有兩大冊韻文寓言集，兩百四十

二篇故事分為十二書，是拉芳登集諸多古典寓言傳統於大成所撰寫的傳世之作。同時期的法國

文豪伏爾泰盛讚《寓言集》對於一般或品味卓越的讀者都同樣迷人，而拉芳登的作品是為了不

同時代的人而書寫的。拉芳登之所以喜愛寓言文類，主要是因為他體認到寓言的精髓就在其道

德寓意，可以提供人們一些行為規範。他的寓言故事有許多動物寓言，但是也經常寫到人類的

生活情境，以優美的文字諷刺當時的宮廷、教會、中產階級、甚至一般人民的生活。 

《寓言集》第八書有一篇鞋匠與財主的故事可以看出拉芳登的勸世苦心。一個修鞋匠每天

辛苦工作僅能餬口，卻快樂地跟小鳥似的每天歌唱。他的隔壁鄰居是個財主，卻終日憂心，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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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難安，恨不得可以用錢買到一夜好眠。有時財主好不容易睡著，卻被鞋匠的歌聲吵醒。好奇

的財主把鞋匠叫到家裡，問他到底年收入多少。鞋匠說他從未計算過一年的收入，只要每天有

錢夠買麵包過日子就好了，最發愁的就是宗教節日不能工作。財主看到鞋匠這麼老實，送了一

筆錢給他，要他也體驗有錢的滋味。但是鞋匠拿到這筆錢財之後，開始每天憂心可能遭小偷光

顧、有盜匪上門，日子過得非常憂愁，不但沒有心情工作，更不會唱歌了。最後鞋匠把錢退還

給財主，因為他只想要找回快樂的歌聲與安穩的睡眠。這個故事提醒著讀者，金錢實際上是破

壞快樂的障物。十七世紀的歐洲中產階級興起，生活型態也逐漸走向工業化與資本化，拉芳登

的寓言可以說提出了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警訊。然而這個故事對於生活在後資本主義時代的現

代人而言，實際上也格外具有啟發之意，提醒我們不要每天只顧著汲汲營營積聚物質財富，反

而忽略了在簡單生活中唾手可得的精神財富。  

在現代文學裡，寓言大部分是以兒童讀物的形式出現，然而仍然有作家利用寓言的諷喻功

能創造出震撼人心的文學傑作。出生在印度的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所創作的中

篇小說《動物農莊》（1945），就是最著名的現代寓言。歐威爾不諱言《動物農莊》是為了諷

刺史達林的集權政權，也是他第一本特意將政治與藝術合而為一的作品。而這部出版於二次大

戰之後的小說也使得歐威爾廣受歡迎。 

《動物農莊》的故事描述農莊中的家畜齊心一德趕走剝削他們的人類之後，領導革命的猪

隻們不但起內訌互相仇殺，最後也成了像人類一樣的剝削者。對於《動物農莊》傳統的解讀是

按照歐威爾的說法，將農莊中的動物如何從反抗人類奴役、建立了自主的烏托邦（utopia）之

後，又大開倒車，走回極權暴政的反烏托邦（dystopia），當作影射俄國革命的諷刺故事。不

僅書中的動物角色都各有所指，情節也與俄國共產革命的歷史十分吻合。整本小說有如可「對

號入座」的「鑰匙小說」，在二次戰後的時刻對於俄國共產主義極權統治提出批判。在此政治

性的脈絡下閱讀《動物農莊》，歐威爾的動物寓言極其晦暗悲觀。 

以動物寓言諷刺極權政治的故事模式在後殖民的情境之下也有了新的寓意。牙買加的女作

家布德柏（Erna Brodber）在她的小說《魔奧》（Myal, 1989）也談到英國殖民時期小學課本中

的一個寓言故事。裡面的動物也像《動物農莊》裡的家畜一樣不滿主人的奴役，以出走表達抗

議，但是沒過多久動物們就因為不耐飢寒而重回主人懷抱。這個寓言書寫的也是一個失敗的革

命，而且以小學讀本的形式出現，主要的政治功能是提供英國殖民者「教育」殖民領地的臣民，

從小就教導他們安分守己，不可妄想非分的自由。布德柏是社會學者，她的創作中經常透過魔

幻的角度呈現牙買加社會因為殖民歷史而產生的病態，希望藉由書寫這些「病例」讓讀者了解

殖民主義是如何導致被殖民者身心失調。《魔奧》中的動物寓言是一則故事中的故事，顯示殖

民者挪用了寓言故事教化人心的功能，使得寓言成為為虎作倀的工具。 

古今中外的寓言故事不勝枚舉，雖然有不同的傳統與流變，但是教化人心的目的則一，以

精簡的故事道出重要的道德原則。然而，像《魔奧》這樣的後殖民小說也提醒著我們必須正視

寓言可能遭到挪用／利用做為殖民教育的工具，在欣賞寓言看似單純直接的道德意義時，也意

識到寓言更複雜的可能性。 

 


